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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妈妈的唠叨无处不在，那是她
表达爱的独特方式，虽然简单直白，却饱含
深情。上学日的清晨，伴随一阵急促的脚步
声响起，妈妈便风风火火地走进我的房间，
她总是一把拉开窗帘，然后一边掀开我身
上的被子，一边念叨：“还不快点起床，要迟
到了。”我只得赶紧起床换衣服，有次迷迷
糊糊把衣服穿反了，妈妈见状又忍不住唠
叨：“马虎鬼，衣服都穿反了，学习可不能这
样。”当我背起书包准备出门时，妈妈又会
开启了她的“唠叨模式”，反复叮嘱我路上
要注意安全，又提醒我在上课得专心听讲，
不要开小差。到了晚上，见我做完作业，妈
妈又要唠叨一句：“记得把书包收拾好，早
点睡，明天还得早点起。”

我对这些唠叨总是烦不胜烦，直到前不
久，妈妈出差了，家里忽然安静许多，我又感
觉不习惯了。“妈妈，您什么时候回来？”电话
里，我忍不住催促她快点回来，而我没有说
出还有一句话是：我想念您的唠叨了。

——《唠叨中的爱》（周思捷，永春县
桃溪实验小学四年级）

夏日去海边游玩，近看可见海浪轻轻
拍打着海岸，远眺有海鸥盘旋在空中，不
时发出“咕咕咕”的叫声。我和爸爸妈妈在
沙滩上散步，脚下的沙子软乎乎的，踩在
上面舒服极了。突然，我看见不远处有几
个贝壳，立马跑过去，弯腰捡起一个凑近
看，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只小生物，它模
样很特别，一对眼睛鼓起来，小钳子不停
挥舞着，好似螃蟹，可头上还有一对触角，
又像虾子。我惊喜不已，赶紧喊爸爸妈妈
来瞧瞧。

爸爸看了看，笑着说：“原来是寄居蟹
啊。”见我好奇，妈妈接着解释说：“因为寄
居蟹本身很弱小，所以得依靠贝壳来保护
自己，如果长大了，就会再换一个大点的
贝壳继续寄居，它还有个外号叫做‘换家
大户’。”我恍然大悟，随即又提议将这只
寄居蟹带回家，让它住进我们的房子里。
爸爸妈妈点头答应，笑说欢迎这位小生物
成为家里的新成员。

——《寄居蟹》（郑心湉，德化县实验
小学三年级）

世间万事，最怕“用心”二字。
方向正确的事，就尽心尽力去完
成，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小时候，我总爱跟着爷爷去稻田，看着
他在田里耕作，就觉得很有趣。印象中，爷爷
懂得很多种稻谷的知识，有时坐在田边休
息，他会教我如何辨认禾苗的长势，告诉我
哪些泥土种出的稻谷更好吃。那时的我也
喜欢拉起他布满沟堑的手，摸摸上面的老
茧。听说那是握农具磨出的痕迹，还要缠着
爷爷讲讲过去劳作的趣事。

时光一晃而过，爷爷年纪渐长，身体大不
如前。有次病才刚好，他又想下地干活，爸爸
说什么都不答应，爷爷却生气地反驳说自己
的身体好着呢，下地干活不成问题。我见他们
争执不下，也跟着劝爷爷说：“您先养好身体，
以后再干活也不迟。”谁知他仍不肯同意，我
只得假装生气，连着好几天不和他讲话，这
才让爷爷妥协。可等我们离开老家，爷爷又
闲不住，又偷偷拿着农具去了田里。

今年夏季回去，一进门我就看见厅堂一
角堆着十几个颜色不同的麻袋，束口系着不
同颜色的布条。凑近看，一些麻袋上还歪歪
扭扭地写着一个“好”字。见我好奇，爷爷笑

眯眯地解释说那是新收的米，今年收成多，
打算挑出一些品质好的送给亲朋好友。当
晚新米煮的饭端上桌，我一尝果然很香，边
吃边听爷爷讲他侍弄稻子的点滴，说哪片
田的谷穗最沉。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他弯
腰收割稻谷的身影。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
田地对爷爷的意义，就像稻子离不开泥土，
他总说的闲不住，其实是心里割舍不下那
片稻田，放不下侍弄了一辈子的稻子。

（作者系永春县第四中学初二年学生）

稻花香里的守望
□刘诗彤

初见提线木偶戏，是在清源山脚下。一
片空地上，表演者拨动丝线，木偶的手随之
一开一合，水袖飞舞，划出道道绚丽的弧线，
引得喝彩声不断。精彩的表演让我看得入
了迷，见我很感兴趣，父母回去便买一只
提线木偶，让我先试着摸索摆弄。

可是木偶到了我手里却不听指挥了。
仅是抬手、迈步等简单的动作，我都无法
用丝线控制，手忙脚乱一顿操作，丝线还缠
绕在一起，简直乱了套。我尝试多次，手里的
木偶要么“僵”在原地，要么四肢不协调的
摆动，毫无美感可言。我嘴上抱怨“太难
了”，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

学还是不学？我犹豫了好几天。直到无
意间刷到一个视频，介绍的是一只提线木
偶从制作到登台的全过程。视频里，匠人拿
着刻刀对着木头凿刻，木屑飞落间，木头渐
渐有了人形。雕刻、描眉、缝制戏服，再到最
后按上丝线，匠人每个步骤都做得认真仔
细。看字幕介绍，我才知一个木偶往往得耗
费匠人半个月的时间。

接着视频中又出现木偶表演者的身
影。只见清晨天没亮，他们就在院子里练
习，即使到了炎热的晌午，他们操控木偶丝
线的手也没有停下。听解说词介绍，只有一

练再练，多年的坚持，等到手指
能够自如地控制丝线，才算技
艺真正成熟。

看完视频，我深吸一口气，
决定从头学起。于是我请父母
帮忙找了老师，开始认真打磨
基本功。先练的是控制单根丝
线的方法，终于学会让木偶的
手能稳稳抬起，才继续“打磨”
让木偶手脚完成连贯动作的技
巧。但就算是一个“拱手”的动
作，我也练了许久才像样。有好几
次，看着丝线缠在一起解不开，我
都急得想把木偶扔了，但一想起视
频里匠人的专注和表演者的坚持，我
又会耐着性子拆开丝线重练。就这样
练习了半年，木偶终于能灵活完成动
作了，无论是抬手、转身，还是水袖摆动，
它都能按我的想法来控制。

如今，我仍在继续学习提线木偶的表
演技巧。虽然离登台表演还有很长的距
离，但每一次进步都让我感到欣喜，也让
我渐渐懂得不管学什么，都得下苦功，只要
肯坚持，再难的事也能做好。

（作者系惠安县螺城中学初二年学生）

学提线木偶戏
□艾渝晨

在泉州，有一道传统点
心叫作“炸角”。它有着酥脆
的外壳和甜糯的内馅，不仅

口感富有层次，还是许多人心中
难忘的“古早味”。
这天，奶奶备好了面粉、花生、白

糖、花生油、蒜泥与芝麻等食材，准备
教我制作“炸角”的方法。只见她往锅里
放入一堆沙子烧热，随后撒一把花生粒

与沙一同翻炒。炒好的花生倒在竹筛上，
等滤掉沙子，奶奶还用手轻轻搓掉花生的
外皮，再轻轻摇动竹筛，让花生皮随风飘
走。最后去皮的花生放入石臼中捣成碎

末，加入白糖、蒜泥、芝麻等配料搅拌，香
气四溢的“炸角”馅料才算做好。

和面时，奶奶往面粉里加了适量的油
和水，随后将揉成的面团搓成条，再分切
成小块。见我跃跃欲试，奶奶便让我试着
用擀面杖将面块擀成圆饼状。奶奶一边夸
我擀的皮漂亮，一边拿起一张面饼，往里
填馅料。接着将面皮做成半月状，还得把
交叠的面皮边沿捏成麻花的样子。

待锅里热油开始沸腾，奶奶将包好
的“炸角”下锅，油炸时还不忘拿筷子将
它们翻面。当“炸角”表面变成金黄色，奶
奶才拿笊篱将它们捞出控油。等热气吹

散，我就夹一块“炸角”品尝，刚
入口，就感觉酥脆与香甜在舌
尖“炸”开，搭配一杯铁观音，滋味更是
美味无比。

听奶奶说，“炸角”不仅是本地人逢
年过节常吃的传统美食，它还跟着外出打
拼的人们前往海外，成为他们缓解思乡之
情的寄托。我想这或许就是长辈们常说的
家的味道，它总能跨越山海，通过味蕾带人
们回到熟悉的家，回到灶台边忙碌的亲人
身旁，回到那些充满烟火气的温暖时光里。

（作者系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
学生）

美味的“炸角”
□陈宥彤

如果说石牛山的瀑布像一首激昂的
战歌，东湖公园的湖水好似一篇婉约的小
诗，那么呼伦贝尔的大草原，更像一幅铺
展千里、壮阔磅礴的画卷。今年暑假，我也
与家人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抵达大草原的那天，风和日丽，刚
下车一望无际的碧绿草海便映入眼帘。
草儿随风摇摆，犹如掀起层层绿色的海

浪，美极了。在这片绿色海洋中还有
一艘艘“船只”，它们就是漂亮的蒙

古包，时而飘出的袅袅炊烟，也为
这幅生机勃勃的草原画卷增

添了几分生活气息。
放眼远眺，还能看

见几位骑着马的牧民，
一旁是正低头享

用青草的羊

群，它们好像一朵朵胖乎乎的云，与随风
晃动的绿草相映成趣。看着眼前的景色，
我不禁想起了熟悉的诗句：“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穿过草原，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一
棵棵排列整齐的白桦树传入视线，它们

“站”得笔直，好似戍守边疆的士兵。阵阵
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又好像在欢迎
远方的来客。

离开白桦林，我骑上了马儿。马儿欢
快的脚步带着我登上了一处山峰，在那里
极目远眺，也能把草原的美景尽收眼底。
原来，草原上一条还有小河，它如同一条
飘带落在绿地上。夕阳余晖洒落，河水泛
起了金色的波纹，连草原上的马儿与羊群
也好似被金光笼罩，宛如一颗颗散落在草
原上的宝石。

眼看美好的旅程即将结束，我忽然很
想拥有一个暂停键，这样就能多看看这无

垠的草原，听听风吹草的声音，再摸摸马
儿光滑的鬃毛，也把这清新的草香、辽阔
的景象，都牢牢记在心里。 （作者系鲤
城区新步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

草原之旅
□陈奕铭

判断题

小华考试不及格，爸爸责备
他不动脑筋，因为他将所有判断
题都选了“对”。小华却说：“爸爸
试卷上写得很清楚——答错扣
分。”

打算退学

叔叔听说侄子要退学，便问

他原因。侄子说：“学校的饭太难
吃了！”

叔叔教育他：“你去学校是为
了学知识，不是去享受的，怎么能
因为饭菜不好吃就退学呢？”

侄子大声反驳道：“叔叔，我
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
寄稿酬。）

（（CFPCFP 图图））

（（CFPCFP 图图））

今年暑假，我没有外出旅行，就在泉
州待着。熟悉的街巷、常去的老店，还有
家人闲坐的老屋，藏着太多平时被我忽
略的“滋味”。趁着长假去慢慢品味，我也
收获了不同以往的暑假故事。

假期伊始，我加入了志愿者活动，
同行的都是与我年纪相仿的大学生。清
晨的阳光才顺着骑楼的缝隙溜进古巷
中，我们一行人便戴着统一的小红帽，
手里拿着铁夹子和垃圾袋开始忙活起
来。墙角的烟蒂、石阶缝里的纸屑、屋檐
下堆积的枯枝，都被我们一点点清理出
来。大家边干活边聊天，从各自的专业
聊到兴趣爱好，很快就熟络起来。有的
人还指着某座古厝说小时候总好奇与
它有关的传说故事，也有的人提起某家
老店的面线糊很好吃，并推荐大家去尝
尝。不知不觉间，我手里的垃圾袋被装

满了，身边也多了一群能聊到一块儿去
的朋友。

三伏天的日头太烈，我减少了出门
的次数，随即钻进书房，拿起画笔把之前
走街串巷见过的场景记录下来。有时是
画古厝的红砖墙和燕尾脊，有时笔下出
现的是老街的石板路和开元寺里的千年
古刹，当然图上还少不了我吃不腻的古
早味小吃。画累了，我便翻出家里的碎布
头缝制小布袋，又找来彩线绣上几朵刺
桐花当装饰。有次把这些布袋的照片发
到线上平台分享，还有外地的网友留言
询问是否可以买来当纪念品。我于是挑
了两个绣得最好的寄过去，收到对方发
来的感谢消息时，心里还偷偷乐了好一
阵子。

家里阳台一角则被我开辟成小花
园，摆上了几盆多肉和两株茉莉。早上给

它们浇水时，经常碰见隔壁阿伯在侍弄
他的兰花，有时他会喊我过去，教我怎么
给茉莉剪枝才能多开花。看着多肉的叶
片一天天饱满起来，茉莉抽出新的嫩芽，
第一次养花的我更是雀跃不已。记得第
一朵茉莉绽放时，淡香飘进房间，恰好赶
上我画完一幅新图，颜料还没干透，花香
混着墨香，变成一股特别的香气，着实令
人印象深刻。

暑假过半时，我与家人去了一趟久
违的清源山。拾级而上，前面的父母边走
边讨论着哪块岩石像老虎哪块像狮子，
我跟在后面数石阶，数着数着又被一阵
响亮的蝉鸣打断了思路。抵达山顶，拂面
的风变得凉爽许多，往山下望去，老城区
的红砖屋顶连成一片，新楼群在阳光下
闪着光，看起来好像一幅新旧拼贴的画。

下山回了一趟老家，阿嬷早已做好

晚餐，满满一桌都是我爱吃的
菜。饭桌上，父亲讲起自己小时
候爬清源山摔破膝盖的事，母亲调
侃他现在爬三层楼就直喘气，又不禁
感叹时间过得太快。阿嬷一边听着，
一边不停往我碗里夹菜，嘴里还念叨
着：“多吃点，看你都瘦了。”月光洒在窗
外的榕树上，蝉鸣渐渐轻了，屋里的笑声
却一直没断。

这个暑假没去远方，时光就在熟悉
的街巷里、家里的屋檐下慢慢流淌而过。
清理过的老巷变干净了，画里的古城越
来越鲜活，阳台上的茉莉仍断断续续地
开着，饭桌上的笑声总在傍晚准时响起，
一个个美好的片段凑成了回忆，也让我
的这个暑假变得更加有滋味。

（作者系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23级学生）

我的暑假
□张陈智

我的母亲不善言辞，也很少对我说
“妈妈爱你”。但长大后回想，其实她早就
一遍遍对我诉说了爱意。

小时候，母亲最常对我说的话是“想
做就去试”。于是我扎进合唱团，走上朗
诵台，连六一儿童节演课本剧，也积极争
取想要的角色。记得初次登台表演结束，
我站在舞台中央谢幕，一眼就瞧见母亲
的笑脸和她手机上不断闪烁的闪光灯。
那一天，母亲的手机相册又多了不少我
的照片。我以为那些照片与旧手机早已
尘封在杂物间，谁知有天从书架上翻出
一本厚厚的相册，我才知母亲把旧手机
里的照片都冲洗出来，当中大部分是过

去我参加活动的照片，许多场
景我已记不清了。随手抽
出一张照片，我还发现
它的背面有母亲留下的

字迹，标注的是照
片拍摄的时

间与地点。如果说成长是一部电影，那么
我的童年“高光画面”皆是母亲记录的，
每一帧都藏着她没有说出口的爱。

母亲不擅长表达，却会耐心倾听我
的喜怒哀乐。记得刚升入高中时，我很难
适应高强度的学习任务，排名也一落千
丈。一次月考结束，看着卷子上的红叉，
我沮丧不已。攥着书包冲回家，我趴在沙
发上一边哭一边抱怨自己太笨，母亲闻
声便把菜篮往灶台上一放，搬了个小马
扎坐在我旁边，她没说“加油”，也没讲

“努力”，就静静陪着我宣泄情绪。等我哭
够了，她才递来一块毛巾，对我说：“锅里
炖了你爱吃的排骨，先去吃饭吧。”隔天
早上打开书包，我发现多了一袋巧克力，
上面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开心一点。”
似乎比起成绩，母亲更关心是我的状态，
她总担心坏情绪会困住我，平时嘱咐最
多的不是“要认真”，反而是“开心点”。
后来我才明白比起分数，她更怕我被挫
败击垮。

进入大学，我与母亲分隔两地，但我
们的关系却愈加亲密了。只要我提出邀
约，不爱出门的她定会点头答应成为我的

“旅行搭子”。大一寒假，我们一起去北京
旅游，不习惯熬夜的母亲却愿意在凌晨四
点，陪我骑共享单车去看升旗仪式。爬长
城时，她也不嫌累，一直攥着我的手不放，
陪我走到了目的地。后来听家里人说，每
次旅行回来，母亲都会念叨一句：“女儿
可厉害了，能带我去看世界咯。”

其实在我眼里，母亲才是最厉害的，
就像无论什么食材到她手里，都能很快
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有次暴雨来袭，我
又要赶回学校，母亲二话不说便骑车载
我去车站。她身披雨衣，双手稳稳扶着车
把，我坐在她身后，看着她的雨衣下摆随
风扬起，样子犹如一位潇洒的女侠，我心

里就像儿时一样觉得格外踏实。
如今再想，母亲的爱从不用

言语堆砌。那些照片、倾听、陪
伴，还有风雨中为我遮风挡雨
的身影，其实已经代替母亲
对我说了无数次的“爱你”。
这份深沉的母爱，就像
家常菜，平淡却暖心，
一直都在。

（作者系华侨
大 学 新 闻 与 传
播 学 院 2023 级
学生）

不擅长说爱的她
□汪文婷


